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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幸福(外二首)

王璀琰

当第一缕晨光从大海上跃出
浪花便穿上金灿灿的衣裳
与迎风的菊一起，摇曳
火红的枫叶上露珠滚动
嘹亮的歌声，飘远
船帆点点，满载着幸福
白鸥在晨风里展翅
醉了，赏海人

拾级而上，步履从容
极目处——
翠绿、艳红、洁白、金黄……
一切，都是那么和谐
置身此景，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我们徜徉在蓝天大海的怀抱
驰骋在广袤富饶的山河
是如此幸运、无比幸福

山村云朵

太阳与山村拥抱，生出白云朵
一朵、两朵、三朵……
挂在蓝天

风总是怀揣小心思
偷偷向云朵伸手

喜鹊从不搭理这些
从一棵树跃到另一棵树
自顾自地鸣叫着梳理毛发

炊烟倾斜，禁不住风的诱惑
在夕阳下
同云朵一起羞红了脸

三五孩童的嬉闹，绕过小河
融进山坡一片翠绿
七八只羊，在田野
游荡出一簇一簇的白云朵

激活山村

把太阳从山后拉出来的
是村南那棵老柳树
长长的枝条伸进河里
一圈一圈地打捞着黎明

小路上走着的
一定是老张头和他的大黄牛
你听，哞哞的叫声多么温馨

羊群的咩咩声从栏里传出来
我知道，在露水散尽之前
这声音不会出现在山野小路上

喜鹊的歌声顺着桐叶漏下来
盖住了灶台浅浅的叮当

当香喷喷的早餐被第一缕阳光品尝
孩童们就欢快地跑出家门
用清纯的笑脸激活整个山村

我是一位外伤性高位截瘫患者，
行动相当不便，几乎足不出户，常称自
己是井底之蛙。2005年春，我告别了
生我养我的家乡村落和再熟知不过的
小院，搬到四五十里外的开发区东面
一个小区居住。

转眼十五年过去了。2020年春，
我终于有机会西行，心情十分激动。
一路上，朋友特意放慢车速，为的是让
我看看家乡的新面貌。她边开车边向
我介绍车外的景物。我就像鲁滨逊，
大概他回到现实社会时，也不会像我
见到家乡那样惊讶！

我指着海滨路北一个坐落在海边
的小区，极其担心地说：“哎呀，小区怎
么能建在这里？涨大潮时，海水不能
淹没楼下的商铺和住户吗？”朋友笑
答：“这是填海后建的，能建在这里必
有其道理和根据。你能想到的，专家
们早就想到了。”一路上，她当向导和
解说员：“你看，这是东岳汽车制造
厂。”哇，好大一片漂亮的小汽车，整齐
地排着队，好像整装待发的战士！

眨眼间就到了八角地界。朋友
说：“到石屋营了。”我的精神陡然大
增，心想，该我当解说员了，过去这里
是我们乡镇的辖区，对这里我能如数
家珍。可是，看着窗外一排排错落有
致的漂亮大楼，就像键盘上跳动的音
符，向南来北往的人们展示着雄鹰腾
飞的景象。住宅小区手拉手，大型工
厂肩并肩，八角湾“国际会展中心”如
同鹤立鸡群，哪还能找到过去的景象？

别的能搬迁改变，大山是跑不了
的吧？我开始寻找祁毓顶山，我们村
就在祁毓顶山前。可眼前除了一个小
山包，哪里还有祁毓顶的影子？难道
大山真的飞走了吗？朋友听到我的自
言自语，用手一指那个小山包说：“那
不就是。”我马上反驳：“不对，这不过
就是一个小土丘，祁毓顶可比这个大
多了，山上还有我带领学生栽的松树
呢！1959年，部队曾在半山腰开凿山
洞，还开辟出车道连接两洞口。”朋友
咳嗽了一声：“你真成了鲁滨逊，成‘井
底之蛙’了，山石已被劈下填海了，大
宇造船厂以东填海造出一大片土地。”

“我们村在哪儿？”她指向南面一片平
地说：“那就是。”我仔细观察，哪里还
有村落的影子啊？村子里的人以及邻
村的人，早就搬进楼房里住了。

记得我上小学时，只在语文课本
里见到过大楼和电灯、电话。那时还
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加油干，加油干，
将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会实现。”
现在岂止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今年春天的一天，有同学、朋友来
看我，向我描述雄伟壮观的大学城，一
所所教学楼直冲云霄，校内环境优美，
现在已有三四所大学进驻了师生。哈
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院、烟台船舶工
业学校、烟台大学一部分院系，还有我
们村原址以西计划建体育学院……我
越想越激动，真为我们新区骄傲！

同学还向我描述了“烟台国际医
院”明年就能竣工，“体育公园”园址也
已选好，即将动工。听着他们的介绍，
我想，等这些都建成了，我一定请人帮
忙去拍个照，通过微信把那些照片发
给在外的亲朋好友，告诉他们，这就是
我的家乡——黄渤海新区！这就是咱
们崭新的家园！

1992年，像许许多多对烟台经济技术开
发区充满期待与热望的人一样，我来到了烟
台。那一年我20岁。

当时，开发区购物娱乐场所极少，周末去
市里（芝罘区）逛街购物，便是工作之余的要事
及乐事。

当时的公交线路只有21路大巴，以及它
的补充——“小公共”（即小巴士）。

大巴总是令人望眼欲穿。在眼巴巴地等
待中，它沿着空荡荡的长江路，如蜗牛一样慢
吞吞地爬过来，颤巍巍地停下，车上早已水泄
不通。售票员大声吆喝着：“挤挤！挤挤！”众
人也通力合作，奋力前挤后拥，好让车门贴着
最后一个上车的人关上。

“小公共”倒不用挤。它总是猝不及防地窜
到你跟前，售票员大声喊：“有座，有座！上车就
走，上车就走！”但你一旦上车，就意味着要有足
够的耐心等待——不坐满座，它是不会走的。

2004 年左右，我自谋出路做起了小生
意。因为资金不充裕，便买了一辆二手的面包
车送货。记得头一天拿到驾照，我第二天就开
车去送货了。由于太紧张，车速一超过30迈，
便觉得无法控制，赶紧踩刹车。

那时路上有轿车、货车，但很少。等红灯
时，有限的几辆车簇成一小堆，绿灯一亮，便纷
纷向前飞驰而去。

我老练的车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练就的。
每天半夜,我和工人们便起来开始工作。

及至凌晨，一桶桶豆浆、粥，以及一屉屉热气腾
腾的包子被搬上卸去了车座的面包车。

路灯还亮着，天上的星星也在打着哈欠。
我开着面包车，飞奔在熟悉的路上。

有时，看一眼天上的星星，我默默地想：此
时此刻，还有谁也和我一样起早贪黑呢。

及至送货的厂区，但见灯火通明，机器轰
响，人声鼎沸，心中的失落一扫而过，一股温暖
涌起——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孤军奋战。这些
年轻的身影，也和我一样背井离乡，怀揣梦想，
默默却充满激情地奋斗着。开发区看似平静
的胸膛里，正跳动着年轻的、强有力的、充满青
春热血的心脏；开发区这片热土，正在这强有
力的脉动下，隆隆向前！

没过多久，我的面包车就换成了一辆新的
客货两用车。换车后不久，我去接从济南回烟
台的女儿。当我按下车窗望向女儿时，我看到
女儿脸上掠过一丝惊诧。上车后，女儿说：“妈
妈，刚才看你有一种好强大的感觉。”我说：“这
是奋斗的结果。”

我相信是奋斗给了女儿一个看似强大的
妈妈，我也希望将来的她，通过自己的奋斗，自
立、自强、自主。

在此后十多年中，我一如既往地忙碌着。
在无意识中，有一天晚上，我下了高速进入开
发区，只见万家灯火璀璨，街上的路灯纵横交
错，刹那间竟有些迷离，分不清东南西北。

啊！开发区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我竟然熟
视无睹。“小公共”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区内增加
了许多公交线路。一辆辆大巴车如同马路上
的“航母”，仪态万方地游弋在大街小巷。

2019年，我停下了经营15年的生意，这
时离初到开发区已27个年头了。

我的车又换成了轿车，我常开着车在大街
小巷逡巡，似乎要弥补早些年只顾埋头赶路的
缺憾，要好好感知晨夕轮转，四季变幻。

开发区已经成了车的海洋：耳边呼啸的是
川流不息的车流；等红灯的路口，各式各样的
货车、轿车、越野车、班车、旅游车、商务车排起
长龙；夜晚，小区内外一排排各式各样的车在
路灯下安然入眠，闪着幽幽的光泽……

此时，我由衷地感叹人的生存能力，赞叹
人的创造能力，感叹时代发展的伟力。是一群
又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让这片昔日的荒滩
变得热气腾腾；是一批又一批充满理想的开发
区人，创造了这个充满时代感的现代化城区。

致敬开发区人——包括我!

记忆里，家乡的海，特别清澈，清澈
到荡一叶小舟如在天空中行走。海底，
成片的或独株的海草，纹理清晰可见，
甚至可以看到翠绿的叶脉上爬满了螺
类的幼虫。身体透明的小鱼游过沙滩，
身体会与沙滩融为一色，只有黑色的小
眼与游动的双鳍会紧紧地抓住你的眼
睛，目光随着它游动，整个人也融入了
这片清澈的海洋。

退潮了，鹰眼螺在沙滩上留下了像
走迷宫一样的爬行足迹，顺着这条弯曲
的线路找到尽头，便可将它捕获。它裹
着泥沙的身体呲着水，螺肉慌乱地躲进
壳里紧闭。那一刻的阳光，闪亮在螺壳
上，闪在眼睛里，闪在水湾里。

涨潮了，拿上脸盆，割一小块肉绑
在绳子的一端，再绑上一个石块，沉到
小码头的石缝中，把脸盆放在石缝的边
上。潮水满盈盈的，一起一落地涌着，
在石缝中穿流，发出咕咕噜噜的声音。
三五分钟后，慢慢地往上提绳子，快要
提到尽头时，突然将绳子提到脸盆上
方，只听搪瓷脸盆叮叮当当响了起来，
一只只馋嘴的小螃蟹便掉进盆里，像投
降似地举起一双双蟹螯。

鼓虾的洞穴藏在沙滩下，像个迷
宫，左转右拐，有时抠到尽头也不见它
的踪影，白费一番力气。后来想出一个
办法，把手插进虾洞的后门，然后不停
地鼓捣，洞里的水就会晃动浑浊起来，
鼓虾便会小心翼翼地在洞的前门露出
半只眼睛观察情况，此时一把抓住虾须
就大功告成了，小半天就能抓上一兜。

那年，在沙滩上还挖出一条一米长
的大章鱼，被激怒的它，通体发红。手
指粗的八条爪子撑起身体，如火龙果般
大的头高高耸起，脸部闪着幽暗的光变
幻不定，甚是吓人。年少的我不敢靠
前，直到这个虚张声势的家伙开始逃
跑，缓过神的我抡起铁锹把它狠狠地拍
了个正着，然后从腰间取下铁丝扣将它
拴上拖回了家。

这片海湾里还孕育着波螺、蛤蜊、
海马、海龙、海参、海胆、牡蛎、鲈鱼、针
鱼、梭鱼……数不胜数的海洋生物。

赶小海是小孩子们的乐趣，是女人
们的收入，出海则是老爷儿们的事了。

正月里捕比目鱼，二月里围梭鱼，
三月里拉桃花虾、桃花蛸，四月里网对
虾、爬虾，五月里叉针鱼，六月里是马步
鱼、黄姑鱼、辫子鱼丰收的季节，七月八
月放流网打鲅鱼，九月十月下拖网……

是父母的双手蘸着这片海水把我
养大，如今再踏上这片土地，村庄的旧
址上长满了杂草，我边看边行，像一个
婴孩在母亲的怀里寻找温暖的慰藉。

拆了,很多房子都不在了，小时候
上学的路消失了，很多人也离去了，唯
有那处叫老马棚的房子，还颤颤巍巍地
立在那里。那是父亲工作过的地方，模
糊的记忆中我曾来过这里。那时我还
没学会走路，在母亲的怀抱里来探望父
亲。灯光下，老牛清澈的眸子与我对
望，草料的香味弥漫在整个屋子里，父
亲汗流浃背地在院子里铡草，刀钝得像
老驴的牙，将一滴滴汗珠掰碎。

村庄搬迁了，儿时的记忆永远留在
了心底。

乡愁
程斌


